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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国民党大肆庆祝所谓“建党九十四周

年”。国民党第一党报《中央日报》以社论《全中国十亿同胞需

要和信赖的党》为题，夸称“中国国民党建党已届九十四周年，

再过六年就整整一个世纪；也即是说一部中国国民党史，等于

一部中国近代的进化史”。同时由桃园县党部出面，举办“龙

腾之夜”活动项目，大登广告，夸称“我们曾经携手走过从前，

共同创建更美好明天”。继往开来的气派，油然纸上。

不过，只要涉及纸上作业，就过不了我李敖这一关。因为

纸上作业，我是专家。从纸上文献中，我却看不出国民党有九

十四年的长寿。所谓九十四年，是从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

时起算的。但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的前身，因为那时候

谁也不知道什么叫“国民党”，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。檀香山

兴中会开会时、比京兴中会开会时，所有参加者，谁也不是国

民党，他们的革命之功，又何能算在国民党账上？如今国民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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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掌一扑，一律不由死人分说，把会吞下、把人吃光，天下滑稽

之事，还有过于此吗？

国民党吞下兴中会、吃光兴中会会员，由于这些会员好歹

与孙中山有点来往，一吞一吃，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，或许可

扯上一点边儿，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，还要靠孙中山的面

子而又要吞又要吃，那就更胡来了。因为同盟会的成立，是靠

当时许多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，其中日知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

不但成员众多，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，而兴中会那时

候，已五年之久，没有革命动作了。当时开会时，六十多个代

表中，孙中山仅仅认识十个人，兴中会早已没落了。

非但兴中会、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，即使

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，也都无法硬加衔接。一九一二年的国

民党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国民公党、共和实

进会合并的产物，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。今天的国民党，正式

名称是中国国民党，它在一九一九年成立时，照党史会《国父

年谱》所说“，加上中国二字者，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”，显

然在和“元年之国民党”划清界限“。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

为五党所合并者，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

者也。”当年党同伐异，界限唯恐其不分明；今天捏造历史，寿

命又唯恐其不延续，国民党之可笑，竟一至于此！

至于中华革命党，严格说来，它跟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没

有衔接性。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《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

在领袖一人》演讲里，明说“：二次‘革命’失败，逃亡至日本的

时候，我就想设法改组，但未成功，⋯⋯那时我没有法子，只得

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，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。”可

见连孙中山自己，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“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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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”，而且“重新组织”的新东西，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，已很显

然。

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，实在只不过是一九一九年的事、

只不过只有六十九年而非九十四年，但国民党为了把革命功

劳“一切笼为己有（”章太炎语），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，但

纵使这样，吹牛也有程度之不同。一九二三年发表的《中国国

民党改组宣言》，也只是说“吾党组织，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

国民党”，虽然吹牛，也只吹到同盟会；如今国民党在台湾，越

吹越大“，走过从前”，兴中会都难逃牛腹矣！牛哥哥国民党何

苦来啊，年轻一点，又有什么不好嘛！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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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有两类，一类是革命党，一类是肚子

疼的革命党。

革命党中的真革命党，说冲锋就去冲锋、说陷阵就去陷

阵、说丢炸弹就去丢炸弹、说慷慨成仁就去慷慨成仁；至于肚

子疼的革命党，则大异其趣，他们是一冲锋陷阵就请病假的、

一丢炸弹慷慨成仁就开小差的。这种人，往往在革命成功以

后，都变成了革命元勋和党国元老，国民党中最多这种元勋和

元老，所以，研究起国民党的“光荣历史”来，我们常常要倒胃。

真革命党被抓到后，有一种挖心的惨刑，就是把心挖出

来，由官兵分食、以儆效尤。行刺恩铭的徐锡麟烈士，就是给

挖了心的，这种官兵分食，俗称“吃烈士”。

到了革命成功后，到了国民党得了天下后，另一种“吃烈

士”出现了，不过不是被敌人吃而是被自己人吃了。照五卅惨

案后一篇“吃烈士”文章的说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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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说这吃的有两种方法，一曰大嚼，一曰小吃。大嚼

是整个的吞，其功效则加官进禄，牛羊繁殖，田地开拓；有

此洪福者闻不过一二武士，所吞约占十分七八，下余一两

个的烈士供大众知味者之分尝。那些小吃者多不过肘

臂，少则一指一甲之微，其利益亦不厚，仅能多卖几项五

卅纱秋，几双五卅弓鞋，或在墙上多标几次字号，博得蝇

头之名利而己。呜呼，烈士殉国，于委蜕更有何留恋，苟

有利于国人，当不惜举以遗之耳。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

士之心，又能废物利用，殊无可以非议之处，而且顺应潮

流，改良吃法，尤为可喜，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于吃食的

国民，至有道理。

这种写法，显然是对做烈士官的、发烈士财的、整天高唱“踏着

先烈的血迹前进”的人们的一种写照，国民党中这种人太多

了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不过有一种高级一点“吃烈士”的方法，那就是不做烈士

之官、不发烈士之财，只出烈士之名的，这种人在表面上，非常

清高，清高得反对别人“吃烈士”，甚至发为吟咏，写诗抗议，我

们试看一首《黄花冈 露歌》

呜呼大名争自娱！他人颈血购得来。

黄花落，黄花开；

花开花落年年在，斯人一去不复回！

呜呼论功行赏客！不记昔人头力推。

黄花落，黄花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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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开花落年年在，斯人一去不复回！

这首歌写得哀婉动人，它的作者是吴 吴稚晖当年稚晖。

不是别人，正正就是肚子疼的革命党！在黄花冈七十二烈士

实际成仁的时候，他老先生正在海外纳福、大谈虚无缥缈的无

政府主义！

国民党说吴稚晖不做官，是“高风亮节”，我却觉得他乃是

因有惭德，所以如此。因为这股惭德作崇，使他潜意识又排挤

任何有功革命的同期人物，他排挤汪精卫、排挤胡汉民、排挤

这个、排挤那个，恐怕都可用妒性大发作一解释。至于他早年

就出卖革命同志，吃了邹容烈士，更反证了他是“吃烈士”的老

“呜呼大名争自娱”，原来如此，手。 原来如此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

〔附记〕国民党是专给肚子疼的革命党立铜像的，请到台北市

敦化北路南京东路口看看吧，那就是吴稚晖的铜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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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搞暗杀，由来久矣！民国肇建，开其端者，不是别

人，就是蒋介石。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，也就是民国元年一

月十四日，蒋介石为了替把兄弟陈其美抢上海地盘，暗杀了革

命元勋陶成章。当时行凶的有二人，其中之一，就是蒋介石自

己。

因为陶成章是革命元勋，一死震动朝野，孙中山乃下令缉

凶，陈其美也假惺惺的等因奉此，其实凶手就是自己的小老

弟，永远缉不到的。这一暗杀，当时蒋介石绝不承认是他干

的，直到二十四年后，才由他老师毛思诚隐约透出暗杀的事；

直到三十三年后，才由他学生邓文仪正式写出暗杀的事。可

见暗杀和承认暗杀之间，有一大段“时沟”，什么时候承认、要

不要承认，全看他们高兴。

大体说来，暗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所以除非承认后觉得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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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彩，其他一概以按下不表为宜。职此之故，纵使在国防部情

报局秘密出版的“严禁翻印转载”的《戴雨农先生年谱》中，我

们也无法得窥全豹，纵使是内部刊物，也照样心照不宣。例如

在年谱中，我们只看到他们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暗杀了“军

阀”张敬尧；但在同年六月十八日暗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

佛，却一字不提。又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逮捕到“匪徒”吉鸿

昌（十一月二十四日处死）；但在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暗杀《申

报》老板史量才，却一字不提。国民党绝不承认暗杀杨杏佛史

量才跟他们有关，一切官样的缉凶姿态，国民党一一做给中国

人民看，蒋介石还电唁死者家属呢！

可是，谁能想得到“，天道好还”，居然在无头命案近半个

世纪以后，国民党的军统局大特务魏大铭最后给抖出来了。

魏大铭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的《传记文学》第三十八卷第二

期里，发表《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》（上），泄露了暗杀杨杏

佛、史量才的真凶。虽然如此，《戴雨农先生年谱》这种秘密的

官书中，还是不承认的，而军统局大特务乔家才的公开的私人

著作中，还是气愤填膺的。乔家才在《为历史作证》中大骂魏

大铭“：你说：‘暗杀史量才、杨杏佛两案，对国家得不偿失。’共

产党和所谓民主人士，在当时以此做为攻击国民党的借口。

这两个人究竟是谁杀的，并无定论，是不是反政府的人干的，

给政府栽赃，制造借口？你魏先生既没有参加这种暗杀，何以

知道得那样清楚？原来你是根据沈醉说的。沈醉在大陆沉沦

时，在云南向共产党投降，也可能是归队。后来到了北平，在

共产党指导之下，撰写《戴笠的秘密》，极尽诬蔑之能事。现在

你魏大铭先生根据沈醉胡说八道的资料来评述戴先生的事

功，无异替共产党做宣传，令人惋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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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照乔家才这种逻辑，纵军统局的人，苟非身与其役

者，所有见闻，都不算数，则在他自己的大量著作中，也就难逃

失真之讥。其他的军统局的人的著作，也将一概不可信了。

例如《戴雨农先生年谱》中，只字不提暗杀陈箓的事，但在军统

局刘子英《芾石忆旧》中，却明写刘戈青“毕业后，参加前军统

局工作，在戴公雨农领导下，从事情报工作，‘七七’事变后，派

至上海，于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，手刃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

长陈 ，实足以振奋沦陷区之人心，旋至香港，蒙戴先生召见

奖勉有加。”若照乔家才的逻辑，则刘子英在暗杀陈箓后四十

年这一掀底，一定“极尽诬蔑之能事”了，这说得通吗？

总之，国民党搞暗杀，我们绝不因为他们否认就信他的，

冤有头、债有主，冤债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，我们有耐心去讨

这份债。

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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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在三月二十五日举行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，由李

鹏总理报告施政，本报特别撇开台湾依靠的国民党官方电讯，

直接采用“中新社北京三月二十五日电”，以便完整的使台湾

同胞看到没被国民党“加工”的新闻全貌。

在李鹏报告中，对三通问题又做了明确的说明。李鹏说：

“两岸同胞都迫切要求近年来已经出现的两岸交往良好势头

进一步发展，‘三通’方面的人为障碍早日消除。我们希望，台

湾当局继续真正多做一些有利于两岸直接‘三通’和双向交

流、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实事。”这自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为什么李鹏一再提出三通问题？因为自从一九七九年元

告台湾同胞书》中提出了旦人大常委会在 两岸进行通邮、通

商、通航的要求后，迄今未能如愿。

未能如愿的原因很多，其中有一个最有趣的且最有说服



第 15 页

力的，却被大陆那边忽略了。那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责怪国民

党不肯三通，却没仔细研究国民党早就肯三通的丑史。如果

对这一丑史有所研究，公诸天下，则国民党的拒绝理由，就无

法遁形了。

国民党早就肯三通的丑史何在？日：在六十年前。

六十年前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，发生了九一八事变。事变

后五十四天，日本军阀土肥原就把满清下台皇帝溥仪运到东

北，又举行“满洲善后会议”，筹备组织“满洲国”。一九三二年

三月九日“，满洲国”举行建国大典，就这样的，东北出现了“独

立”的“满洲国”。

这下子苦了国民党。它面对“独立”的“满洲国”，实在也

就不知怎么办才好：采取高姿式嘛，日本鬼子不答应；采取低

姿式嘛，中国人民不答应。于是，在挖空心思左右逢源的技巧

下，国民党的“中国功夫”，就一再使出来了。

国民党首当其冲的困难是“满洲国”的承认问题。日本希

望国民党承认满洲“独立”、承认“满洲国”，但是这种承认是卖

国的行为，当时的国民党是当不起的（十四年后，国民党承认

过“外蒙古”独立，那是“不可同‘日’而语”的事了）。但是，日

本的压力是很大的，日本千方百计要引国民党上钩。日本知

道立刻要国民党承认“满洲国”是强人所难的，但是，要国民党

在事实上逐步跟“满洲国”搭线，却是该做的、该推动的事。这

种事，最好的表现方法，就是“三通”“。三通”通久了“，满洲

国”自然就会被人习惯了，那时候，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。

国民党首先面临的是与“满洲国”的“通车（”相当于今之

“通航”）问题。据当时国民党派出的黑大将黄郛的太太沈亦

云《亦云回忆》，明说“中国与‘伪满’交通实际本未断，中国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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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亦未撤退。“”通车之办法系请‘上海商业银行’所办‘中国旅

行社’，在榆关设一‘东方旅行社’司往来结算之事。”关于通车

的情形，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《大公报》社评就指出“：按

北平沈阳实际久已通车，所不同者，从前旅客在山海关有换车

之烦，今后 原则仅易机车〔火车头〕而客车直达沈阳耳。”

来与“满洲国”通车，就是掩耳盗铃这样简单！

通车最后还有发展，一九三五年《申报年鉴》交通类中“平

沈恢复通车”条下，有综合记录“：⋯⋯通车事宜由中国旅行

社，及日本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负责经理。总社设榆关，资

本一百万元，依中国法律注册，总经理亦为国人，其余职员中

日各半。双方各出一列车，来往开行，机车在榆关更换，列车

则直达北平及沈阳，车牌书有两面：一面为‘平沈’，一面为‘平

奉’。”就这样的，国民党居然和“满洲国”完成三通中的第一通

了。今昔对照之下，我们能不好笑吗？

在“通车”问题解决后半年“，通邮”问题也解决了。九一

八事变后，邮务情况一开始是维持旧有局面的，也就是说，由

国民党代“满洲国”服务的。但维持十个月后“，满洲国”终于

接管了东北邮务。

但是“，满洲国”是中国东三省的地方，有三千七百多万中

国人，他们跟关内同胞的通讯关系与资金往还，是难以掐断

的。国民党交通部对入关东北同胞的东三省邮储存款，只好

“限期登记，一概发还”，是赖不掉的。同时中国片面宣布欧美

邮件改由海运而不经陆运，别的国家（联邮各会员国）也做不

到。结果禁者自禁、寄者自寄，弄得国民党焦头烂额，没有好

办法。最后只好采取大连日本邮局转寄，无异就是承认主子

日本，但不承认奴才“满洲国”的办法。但是，问题还没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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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在邮票、交换、邮戳上面，都无法避免“满洲国”字样或图

案朝关内冒。最后，为了情面，只好偷偷与日本人订立“密约”

（即所谓“谅解事项”），其中要求“关于通邮办法之公表，除协

议部分外，其全部不得公表，并不得为恶意之宣传。”就这样

的，在所谓“为便利民众起见”的理由下，国民党居然和“满洲

国”完成三通中的第二通了。今昔对照之下，我们能不好笑

吗？

既然三通中第一通第二通都通了，第三通“通商”根本也

就更不成问题了。

只消举一个例子，来看“通商”的必然性与普遍性。根据

一九三五年《申报年鉴》工业类中“榨油厂”条下，有这样的说

赣）榨油明“：就上表而观，吾国本部各省（除湘滇川黔 工业厂

数，仅及东三省厂数百分之二六，资本额仅及百分之一二，总

产值仅及百分之四二，从此可知吾国油脂工业，其精华均在东

三省。⋯⋯”从这段记录中，我们清楚的看到：中国“本部各

省”，在榨油工业上，是如何仰赖“满洲国”的输入！若不“通

商”，又油水何来？就这样的，在所谓“物尽其用，货畅其流”的

道理下，国民党居然和“满洲国”完成三通中的第三通了。今

昔对照之下，我们能不好笑吗？

看了上面这些历史铁证，我们似乎可以下出一点结论了。

“满洲国”中，连政府次长级的都是日本人（后来在台湾被

国民党奉若上宾的岸信介，就是“满洲国实业部次长”），执政

府日本官员占百分之七、参议府占百分之五十、立法院占百分

之十二、国务院占百分之四十九、民政部占百分之二十七、外

交部占百分之三十五、军政部占百分之三十六、财政部占百分

之六十九、实业部占百分之三十二、交通部占百分之五十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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